
赣东北群山环抱着一块上天遗落的玉，
它依傍着三清山，如仙玉般清雅而含蓄，深
藏不露，这就是传说中的怀玉山。

迎面巨大的山崖壁上，书写着五个红色
大字“可爱的中国”，减速鸣笛，以示对方志
敏烈士的崇敬之意。盘山公路从此处开始
在深山幽谷间盘旋而上。快接近山顶的地
方，耸立着“峰回路转”的牌子。站在最高处
回眸，来时路如一条白色的绸带，弯弯曲曲
飘浮在茫茫绿海中，云盖雾罩，接天地之光。

这里是江南的高山盆地，海拔 1000
米。在山谷腹地，有个玉峰村，幢幢粉墙黛
瓦的农舍散落在四周的山坡上。这里与山
外温差近10度，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得益
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得益于政府对红色
之地的重视，村民把屋舍改建成民宿，增加
了收入。而谷底的平畴野畈里，农人们躬耕
的汗水，滴落出一片生机。那绿色随意铺展
在阳光之下，被风拂过来，拨过去，青涩的味
道就这样荡漾在空气中，与烟火味融合，调
节出生活的丰盈和饱满。

晨起，浓雾锁山峦，玉峰村似仙境般飘
渺。隐隐几声鸣啭，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
来，穿破沉雾，跌落在时空的深处。村庄的
繁杂喧嚣被雾气拥裹着，仿佛生活从来都是
这么淡定，每一处细节藏在神秘的角落，睁
着通灵的眼睛，洞察被遮蔽的内情。

阳光终于刺破迷雾，天空明亮透彻，每
一片不同寻常的云都承载着一个梦境：千峰
竞秀，淡云出岫，铁马冰河，夜来渔火……而
驮着白云的青山也妖娆起来，整个村庄生机
勃发。

绕着村庄行走，那些鲜嫩的野草野花从
墙根下、石头缝里蹦出来。喇叭花顺着枯树
墩往上攀爬，开出很坦然的样子。阳光照不
到的地方，青苔恣意妄为。蜗牛懒洋洋地趴
在一丛野花旁，贪婪地吸吮着土地的清新和
花草的芳香。小黄牛悠闲地在池塘边，不断
变换着姿态。微风轻轻梳理着芦苇，水波摇
曳倒映的云彩。一种悠长的情愫，像是某种
暗语，被我接纳。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曾经的腥风血
雨，被青山铭记，被流水沉淀。山上有纪念
方志敏烈士的“清贫园”及“方志敏清贫事迹
陈列馆”，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纪念馆及纪念碑、旗山战壕。村里有红军
村、红军井、红军哨口等战斗遗址。如今先
烈的鲜血和精神在青山的扉页上，抒写不朽
的诗篇。

村里还有与江南四大书院齐名的怀玉
书院遗址，有朱熹、王安石、王宗沐、赵佑等
历代文人雅士留下的大量诗文和摩崖石
刻。徜徉在静静的书院，与古人对话，恍如
隔世的邂逅，感受文字的魅力，是一种精神
的皈依。

山里的水，是山的灵魂。十八潭从山顶
携一股不可阻挡的水势，裹挟着两岸的苍
翠，跌落一层又一层的晶莹剔透。流水在下
坠时，翻飞出最美的舞姿，落在水面上，绽放
朵朵水花。山谷里水声潺潺，鸟鸣啾啾。本
初、纯粹、丰饶是山的境界，也是水的向往。

当阳光西栖，勾曲的云朵铺陈幻象，把
梦贩给天空。而暮色轻轻一沉，再厚重的云
也托不住夕阳。晚霞还没褪去，乌云又翻滚
而来。山里的雨毫无征兆，猝不及防。那些
流动的云，终究化为风，化为雨，在山谷里奔
突、撒野。玉峰村终于陷入无边的苍茫。一
把小伞挡不住急风骤雨，干脆张开双臂接纳
上天给予的酣畅淋漓，涤尽世俗的烦忧，倾
听山中清脆的雨声，删掉内心的累赘，高蹈
出尘的心境。

“玉在山而草木润，渊在珠而崖不枯。”
有山怀玉，玉峰村就是那块玉，它经历无数
次的淬炼和重塑，沉淀岁月的厚重，散发出
独特的魅力。这块玉也珍藏在我的生命里，
闪耀着独属于我的光泽。我把眷恋的目光
和柔密的情愫，刻在心里，藏在山中。

有山怀玉
□卓娅

每到周末，冥冥之中
同一个方向的牵引
一条透明的飘带，来自
滕泾岗，迎接着太阳升起和——

沉甸甸的思念，在路上
轻盈的心也在路上，像燕子
一样，刮风下雨
白雪飘零。稚嫩的目光永远追随

追随着回家的方向
路边的月季花，在渐渐地变紫
变黄，微风晃动了心弦

她屹立不倒，沧桑布满全身
印刻在每一个孩子
以及孩子的孩子心中
院子后面，那棵两个成人
才能围住的桑树，紫色果实
正散发着诱人芬芳，密密麻麻

屋前的荷塘里，网已撒
只待收网，老旧的木门
嘎吱嘎吱，勾住一次
又一次奶奶，期盼的目光——

捡拾的树枝，整齐地码在墙边
爷爷，时不时去捡几根
扔到灶膛里。红烧肉和茶叶
都在酝酿

咕噜咕噜，沸腾了
我们在路上，正在回家的路上

归
□钟爱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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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

樱桃，绿了芭蕉。本期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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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贵州修文。几
乎在修文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我
同一个问题：修文变化大吗？

修文是我的第二故乡。三十多年
前，我在修文“修地球”，后来读书当了
教师。从十七岁下乡，到三十五岁离开，
我在修文这块土地上，整整生活了十八
年，把人生最美好的季节，留在了修文。

我坐在车上，怀着复杂的感情，睁
大眼睛看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修文的变化确实大，我几乎认不出来
了。楼房林立，马路纵横，车水马龙，
店铺栉比，哪里还有当年的影子？在
我记忆中，修文县城仅一两条街道，一
下雨马路就成了“水泥路”，一走一脚
泥。猪牛马之类的家畜可以大摇大摆
地从马路上走过，毫不检点地留下一
滩滩污迹。老百姓居住的民房大都狭
小简陋，有一幢整齐的砖瓦房，就是相
当有钱的人家了。大饭店、电影院和
体育场，是那时最吸引人的去处，现在
早已拆得不见踪影，而代之以比比皆
是的酒店、超市，以及体育馆。到了晚
上，小吃一条街灯火璀璨，亮着各种小
吃的招牌。空气中氤氲着各种食物的
香味，刺激着路人的食欲。店铺和小
吃摊前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我寻找着修文发展的轨迹。毫无
疑问，旅游是修文的一大产业。说到
修文的旅游，不能不说到王阳明。这
是历史对修文的馈赠。王阳明，浙江
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

学家和军事家。明武宗正德元年
（1506年），王阳明被贬到修文当了一
名驿丞。那时修文叫龙场，驿丞主邮
传迎送之事，算不上朝廷官员。王阳
明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与毒虫以
及瘴疠之气为伍，饱受饥馁之苦，时时
感受到死亡的威胁。生存条件之差，
无以复加。这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但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没有“躺平”，却
不断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潜心
研究《易经》，反思程朱理学，大悟“格
物致知”之旨，提出了“知行合一”学
说，最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心
学”体系。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
道”。阳明文化并不独属于修文，但

“龙场悟道”却赋予了修文一种圣殿般
的光环。修文就是王阳明的“圣殿”，
是王阳明思想生枝发芽的一块里程
碑。龙岗书院名传四方，修文也因此
被人津津乐道，成了文化史上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圣地。而今，聪明的修文
人高举阳明文化领衔修文旅游，在秀
山丽水的醉美之间增添了一道文化的
光环。

我们住在龙场驿大酒店，这是一

家装潢得古色古香的现代化酒店，马
路对面，就是“阳明文化园”。入园参
观了王阳明纪念馆，然后拾级而上，登
上龙岗山，来到阳明洞，探访阳明先生
的遗迹。阳明洞曾是王阳明的居住之
地，洞口苔痕苍绿，洞内潮湿阴冷。洞
分里外两层，外洞稍大，大约可容十
几、二十人。原来洞内空无一物，现在
则置放了条桌一张，条桌前有些许低
矮的石凳，以示阳明先生曾在这里讲
学。石壁上有许多后人瞻仰阳明洞的
摩崖石刻。内洞稍窄，几乎无光，昏暗
中隐约可见摆了一张竹床，是阳明先
生休息的地方。洞口有两棵参天古
柏，传为王阳明亲手所植。一群靓男
倩女正在洞前拍摄节目，一个女主持
人按照导演的要求，手指阳明洞侃侃
而谈，阳明文化的传播方兴未艾。

修文谷堡乡每年举办梨花节，据
说有梨树万亩，远近闻名。清明前后
正是梨花盛开的时候，想象一下那种
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山遍野的梨花洁
白如雪，映照着青山和绿叶的美景，不
由欣然前往。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
我们来晚了，也许今年修文春早，梨花

已经开过了，枝头偶尔留下一两朵萎
谢的残花。我们在山路上信步走了
走，路旁的扁竹根、蕨菜、野芹菜、火
麻、地果、铁线莲、蒲公英、荚蒾、苣荬
菜、豪猪刺、折耳根在春风中恣意生
长，摇曳生姿，仿佛要弥补我们与梨花
失之交臂的遗憾。中午我们在一家农
家乐用餐，农家乐的主人是这个村的
村主任。一个长相端丽的中年妇女为
我们安排菜肴，她是村主任的妻子。
我去付账的时候随口和她聊了几句。
断断续续的谈话在我眼前拼出这样
一幅画面：谷堡乡不仅盛产梨（金秋
梨，脆甜汁多），而且盛产猕猴桃，因
而被称为果乡。当地政府通过无偿
提供果苗、组织参观推广等方式来扶
持果农。梨花节就是为扶持果农而
推出的一项农旅融合项目。他们村
的农户如今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
万、三十几万不等，至少也有几万
元。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经营果园
了。村主任的老婆用一种很平静的口
吻向我叙述这一切，没有夸饰。我从她
的话里却听出了满满的自信，听出了乡
村的坚实脚步。

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
是此景已非彼景，修文的变化远超我
的想象。她演奏着时代的进行曲，如
乌江之水，滔滔不绝，回声响亮。这个
写满了我的青春记忆的地方，在阔别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要大声地讲述
她，描绘她，赞美她。

修文行
□何济麟

五一前夕，我一早从居住地步行
往南郊而来。虽是个阴天，但天气不
凉不热，清晨的风夹杂着花香，让我
顿觉神清气爽。这时马路上的车已
多了，学生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从我
身边匆匆而过。背着书包，走着路的
学生则不慌不忙，一看就知道是赶早
的小学生。此时离到校时间还早，因
此比较悠闲。

二十年前，我从居住地到位于新
华路的新华书店买书时，总是走路
去。十多公里的路程，沿郑和路而
行，再从县府街穿过来，到达人民南
路。冬天走得甚为舒服，走一段路，
全身就热乎了。夏天却走得甚为辛
苦，烈日凌空，地上像着了火一样，即
便沿树荫而行，也是酷热难耐。见那
边有个小公园，古色古香的凉亭隐在
树木中，一座石拱桥横跨在水面上。
立在桥上看桥下，水里金鱼悠然游
曳。为省下钱买书，即使很渴，我也
舍不得买瓶水喝。一路前行，不时会
看到一爿窝在街边的小书店，我便在
店前停下，眼睛贪婪地巡视着柜台上
花花绿绿的报刊杂志。当时，这样的
小书店和报刊亭，在太仓市区随处可
见，捎带卖水和饮料。

去市区多了，我便对纵横交错的
大街小巷都熟络了，也统计过太仓市
区有多少家小书店和报刊亭，甚而哪里
有废品收购站，我也知道个七七八八。
因为废品收购站是个“淘金”的地方，在
那儿，往往能以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
书。那真是太令我欣喜若狂了。

在那时，我也走捷径，就是从现
在的朝阳东路，一直走到朝阳西路与
人民路交接处，再转而往北，往新华

书店而来。有时因为猎奇赏景，一直
走到204国道，然后走到204国道和
县府西街相交处，进入县府西街；或
从新华路过去，到达新华书店。那时
朝阳东路还没通，便从大庆南边穿过
来，到东仓路，或者从锦州路过来，到
达上海东路，再沿上海东路转到人民
南路，再走到新华书店。

现在，我正走在朝阳路上。太仓
变化得实在太快了，很多街名路名都
改了，更不要说沿途的景物了。我的
眼睛努力搜寻着，辨析着眼前的景
物。当看到一栋依然还在的建筑时，
我便无比欢喜，于是便在脑子里还原
出十多年前周边的样貌。就像市民
公园，多年前是一片杂草地，散落着
一些厂房和民房。从市民公园过来，
脚步不停，便是半泾河。一路过去，
看到沿围墙攀附的蔷薇花，我忙掏出
手机拍照，并发给亲朋好友，与他们
分享我在路上的快乐。在路上，随着
脚步的行与止，那份自由带来的惬意
灌顶灵魂。

沿朝阳东路继续前行，我发现多
年前的工厂还在，于是，就像看到熟
悉的老朋友般向它们投以深情的目
光。柳枝垂碧，小径幽长，大可以收
获一帘幽思；河水泛波，雀影隐匿，也
可以寄托一缕遐思。新的景物，让我
倍感新奇，而似曾相识的画面，却在

那儿诉说着过去的岁月，让我感受到
时光的流转和生命的厚重。在这样
的过程中，我和过去的我相逢。我
们相互拥抱，相互攀谈。我无比惊
喜和幸福，并且惆怅。我在那久久
伫立，不舍离开。

到太平南路，我转而往南郊而
来。走在南珠大桥上，我再次掏出手
机把美景拍下来。从居住地到太平
南路，再从太平南路到海运堤，然后
到人民新路，再从人民新路转而向
西，到达媒体中心。我走走停停，一
共用了两个多小时。

回来时，我沿人民新路过城南大
桥，到达南丁园。南丁园是一个老社
区。二十多年前，我和一个记者朋友
来过这里，并且在这儿的一家书店买
了一套二手武侠小说。这片古旧的
房屋，让我想起了太仓二十多年前的
样貌。这里的一砖一瓦见证了太仓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从南丁园出来，我回到了太平南
路，继续沿街而行。街边的店铺鳞次
栉比，我很想再看看多年前的小书店
和报刊亭，却没能看到。它们像我的
青春岁月一样消失了。

这条路，也正如我的写作之路。
它无比漫长而艰辛，让我吃尽了苦
头，磕碰得遍体鳞伤，尝遍了生活的
酸甜苦辣，但我仍不肯回头，依然在
这条路上耕耘奋斗。

一路上，我遇到了许多人，他们
有的和我相向而行，有的同我擦肩而
过，但无论是金石之交，还是萍水相
逢，他们都给予了我教导，给予了我
帮助和温暖，让我的人生变得丰盈和
富有。

在路上
□刘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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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们总能邂逅别样的风景。在贵州修文，秀山丽水间，阳明文化的传播方兴未艾；

在江西玉山，红色遗迹散落在茫茫绿海中，润泽一方……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大街小巷，分

辨着她的过去和现在，会发现，只要出发，便处处都是好风景。 ——编者


